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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爱的2017-2020: 

也许你会简单地把避難階段定义为⼀个⾮主流的
实验剧团，但它的成⽴却带着更⼤的梦想…… 

避難階段的成⽴，很⼤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新加
坡的艺术现状。根据我们过去⼆⼗年从业的观
察，新加坡的剧场逐渐陷⼊了⼀个固定且停滞
的循环——停滞的创作，停滞的评估，停滞的
观众，停滞的资⾦模式……为了稳定、为了图
表 化 的 增 长 、 为 了 完 成 K P I （ 关 键 绩 效 指
标），创造⼒和⾰命性通通让步。艺术的重点
似乎不再是创作与创意，⽽是⼀味地以问责制
为名义，去满⾜出资⼈的要求。 

长期以来，新加坡⽼牌艺术团体的发展模式是
相对单⼀的：成⽴⼀个艺术团体，申请政府资
助，按照合同制作节⽬、完成KPI，然后再申
请下⼀个周期的资助……这种稳定和停滞的模
式可能会给艺术团体提供⼀个创作的避风港，
但其代价是我们失去了⾃主权、灵活性、开放
性和批评的勇⽓。 

特别是像避難階段这样的⼩型实验团体，进⼊
政府资助计划需要我们将注意⼒和有限的资源
从艺术制作转移到发展组织结构，转移到完成
KPI上的数字。与我们的情况类似的，新加坡
的⼤多数艺术团体规模都相对较⼩，它们严重
依赖国家资⾦来维持运营，借此完成⾃⼰的艺
术使命——于是，我们正在保护⼀个束缚我们
的框架。 

那么避難階段又该何去何从? 

我们⼀直认为，艺术创作应该始终与现有的⽂
化形式、⽂化体制和⽂化环境进⾏对话、协商

和挑战。我们也认为，应该不断与其它形式、
体制、环境进⾏对话和学习，从⽽不断发展我
们的思考和实践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发展出另类
的、与时俱进的模式——⾃由、⾰命，与时代
与社会息息相关。 

2017年，在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“种⼦资助
计划“的⽀持下，避難階段作为⼀家⾮盈利公司
成⽴。到2020年三年资助周期结束时，避難階
段决定不申请政府的主要艺术团体资助。在“种
⼦资助计划“的三年⾥，我们取得了⼀些成就。
我们与39个城市的70个⽂化艺术机构建⽴了⽹
络；我们在新加坡和其它地⽅累积了⼀系列备
受关注的作品；我们创建了诸如”最南阶段“、”
避难所“、”⼀桌多椅“等等多个⿎励交流和教育
的平台……通过这些，我们逐渐树⽴了⼀个鲜
明的形象：灵活、另类、雄⼼勃勃。 

从⼀开始，我们就从未将⾃⼰视为创意项⽬的
服务提供者，因为这⾥并不缺乏创意项⽬。在
我们看来，艺术创作不仅仅是⼀场演出，更应
该是丰富⼀个城市的⽂化景观，更应该是关注
所在的城市的⽂化创造⼒、⽂化政策和⽂化环
境。 

那接下来要怎么办? 

在“种⼦资助计划”将近结束的间歇期，我们坐
下来重新审视了避難階段的使命和愿景。如果
我们如此渴望加⼊⼀个体制框架，我们又如何
去批评它？如果我们如此渴望被⼀个系统所接
受，我们又如何去挑战它？最后，我们决定放
弃政府常规资⾦的保障，转⽽寻求⼀种替代模
式，⼀种也许更适合避難階段的模式，去更直
接更有⼒地推动⼀场⾰命。我们相信，只有通
过探索新的道路，才有可能建⽴⼀种另类的艺
术组织模式。 

避難階段将朝着梦想，风⾬兼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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